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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万富翁雷克斯�福蒂斯丘先生被毒死在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口袋里奇怪的放有黑麦；
之后他年轻的妻子也被发现死在客厅里，死者身边有一块涂了蜂蜜，吃到一半的面包；
接下去是可怜的女仆，死后鼻子上还邪门的夹着一根晒衣夹子。而这一切的一切，似乎
又都与一首童谣有关⋯⋯  

内容简介

金融巨子雷克斯�福蒂斯丘正在他的“账房”里饮茶，忽因极度痛苦而猝死。事后检查
，发现死者衣袋里有谷物的痕迹。
  客厅里的偶然事件却证实了简�马普尔小姐的怀疑，那就是她正在目睹一桩由童谣而
起的犯罪案件⋯⋯

作者简介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
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
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
次于莎士比亚。

媒体评论

“有独创性。”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此书在克里斯蒂所著的马普尔小姐长篇中堪称*。” ——《纽约时报》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轮到萨默斯小姐沏茶了。萨默斯小姐是打字员中最后来的而且是最不能干的。她已经不
再年轻了，一张脸绵羊般温和、且闷闷不乐。萨默斯小姐把水往茶叶上倒的时候，茶壶
里的水其实还没有开，但是可怜的萨默斯小姐对于茶壶里的水是不是在沸腾这件事从来
拿不大准。这是生活中令她烦恼的许多事情之一。
  她把茶倒出来，给大家分送茶杯，每一个茶碟里放上两块软软的甜饼干。



  能干的首席打字员格里菲思小姐头发灰白、秉性严苛，在“统一投资信托公司”已经
工作了十六年了，她尖锐地说道：“水又没有开，萨默斯！”于是萨默斯小姐那张闷闷
不乐而温和的脸就有点红了，她说：“啊哟，这次我的确认为水在滚呀。”
  格里菲思小姐自己想着：“也许她还要再干一个月，这只是因为我们这么忙⋯⋯但是
她能干得下去吗？这个笨蛋上次把发给‘东方发展公司’的那封信打得那么糟——那完
完全全是件简单的活，而且她在沏茶这件事上总是那么笨拙。要不是找不到任何聪明能
干的打字员的话——而且上次饼干箱的盖子也没有盖严。真是的——”
  这句话没想完，就像格里菲思小姐内心那么多的义愤填膺的想法一样。
  正在此刻，格罗夫纳小姐仪态万方地进来了，来给福蒂斯丘先生沏那神圣的茶。福蒂
斯丘先生的茶叶、茶具和打字员的不一样，饼干也是特别的。只有茶壶以及从盥洗室的
水龙头里出来的水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因为是福蒂斯丘先生的茶，所以水是烧开的
。格罗夫纳小姐负责将水烧开。
  格罗夫纳小姐是位迷人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金发女郎。她身穿一套裁剪工价高昂的黑色
套装，匀称的双腿裹在真正好质量、黑市价格最贵的尼龙袜里。
  她穿过打字员室回去，绝无一点和任何人打招呼或向任何人看一眼的意思。这些打字
员也许一直就是一群蟑螂而已。格罗夫纳小姐是福蒂斯丘先生的特别私人秘书；不怀好
意的流言总是暗示说她还有别的什么身份，但是说实在的此话不真。福蒂斯丘先生最近
又结了婚，他的妻子既迷人又滥花钱，完全能够吸引住他的全部注意力。对于福蒂斯丘
先生来说，格罗夫纳小姐只不过是办公室装饰——他的办公室装饰都是奢华而昂贵的—
—中的一个必要部分而已。
  格罗夫纳小姐将茶盘托在胸前雍容华贵地走回去了，好像那茶盘是宗教仪式上的祭品
一样。她穿过里面的办公室，穿过比较重要的来客得以在那里等候的候见室，最后轻轻
地敲了一下门，进入最神圣的地方，那就是福蒂斯丘先生的办公室。
  那是一间大房间，地面上铺的镶木地板微光闪烁i地板上散放着昂贵的东方地毯。精致
的护壁板是浅色的，还有几把塞得鼓鼓的淡色软皮大椅子。一张巨大的枫木书桌位于房
间中央，也是这间
房间的焦点，书桌后面坐的是福蒂斯
丘先生本人。
轮到萨默斯小姐沏茶了。萨默斯小姐是打字员中最后来的而且是最不能干的。她已经不
再年轻了，一张脸绵羊般温和、且闷闷不乐。萨默斯小姐把水往茶叶上倒的时候，茶壶
里的水其实还没有开，但是可怜的萨默斯小姐对于茶壶里的水是不是在沸腾这件事从来
拿不大准。这是生活中令她烦恼的许多事情之一。 
她把茶倒出来，给大家分送茶杯，每一个茶碟里放上两块软软的甜饼干。  能干的首席
打字员格里菲思小姐头发灰白、秉性严苛，在“统一投资信托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六年
了，她尖锐地说道：“水又没有开，萨默斯！”于是萨默斯小姐那张闷闷不乐而温和的
脸就有点红了，她说：“啊哟，这次我的确认为水在滚呀。”  格里菲思小姐自己想着
：“也许她还要再干一个月，这只是因为我们这么忙⋯⋯但是她能干得下去吗？这个笨
蛋上次把发给‘东方发展公司’的那封信打得那么糟——那完完全全是件简单的活，而
且她在沏茶这件事上总是那么笨拙。要不是找不到任何聪明能干的打字员的话——而且
上次饼干箱的盖子也没有盖严。真是的——” 
这句话没想完，就像格里菲思小姐内心那么多的义愤填膺的想法一样。  正在此刻，格
罗夫纳小姐仪态万方地进来了，来给福蒂斯丘先生沏那神圣的茶。福蒂斯丘先生的茶叶



、茶具和打字员的不一样，饼干也是特别的。只有茶壶以及从盥洗室的水龙头里出来的
水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因为是福蒂斯丘先生的茶，所以水是烧开的。格罗夫纳小姐
负责将水烧开。  格罗夫纳小姐是位迷人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金发女郎。她身穿一套裁剪
工价高昂的黑色套装，匀称的双腿裹在真正好质量、黑市价格最贵的尼龙袜里。  她穿
过打字员室回去，绝无一点和任何人打招呼或向任何人看一眼的意思。这些打字员也许
一直就是一群蟑螂而已。格罗夫纳小姐是福蒂斯丘先生的特别私人秘书；不怀好意的流
言总是暗示说她还有别的什么身份，但是说实在的此话不真。福蒂斯丘先生最近又结了
婚，他的妻子既迷人又滥花钱，完全能够吸引住他的全部注意力。对于福蒂斯丘先生来
说，格罗夫纳小姐只不过是办公室装饰——他的办公室装饰都是奢华而昂贵的——中的
一个必要部分而已。  格罗夫纳小姐将茶盘托在胸前雍容华贵地走回去了，好像那茶盘
是宗教仪式上的祭品一样。她穿过里面的办公室，穿过比较重要的来客得以在那里等候
的候见室，最后轻轻地敲了一下门，进入最神圣的地方，那就是福蒂斯丘先生的办公室
。  那是一间大房间，地面上铺的镶木地板微光闪烁i地板上散放着昂贵的东方地毯。精
致的护壁板是浅色的，还有几把塞得鼓鼓的淡色软皮大椅子。一张巨大的枫木书桌位于
房间中央，也是这间房间的焦点，书桌后面坐的是福蒂斯丘先生本人。  与这间房间相
比，福蒂斯丘先生没有他本应有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他已经尽力了。他是一名身
材高大、肌肉松软、秃头发亮的男子。他喜欢在他的城市办公室里穿着宽大的斜纹软呢
衣服。格罗夫纳小姐以天鹅般的姿态滑行到他面前时，他正低头皱眉看着桌上的若干文
件。她把茶盘放到他肘旁的桌子上，以不带感情的声音低声说道：“你的茶，福蒂斯丘
先生。”然后就退出去了。  福蒂斯丘先生对于这番仪式所作的贡献只是哼了一声。   
格罗夫纳小姐坐回自己的办公桌旁继续做手头未了的事。她打了两个电话，纠正了几封
已经打好字、放在她那里供福蒂斯丘先生签字的信，还接了一个电话。 
“我恐怕现在做不到，”她以傲慢的口气说。“福蒂斯丘先生正在开会。” 
她放下电话听筒的时候瞥了一眼时钟。时间是十一点十分。  正在此时，一种非同寻常
的声音穿透了福蒂斯丘先生办公室那扇几乎是隔音的门。声音是闷的，但仍然完全可以
辨识，是一种压抑、痛苦的喊叫。与此同时，格罗夫纳小姐办公桌上的蜂鸣器发出持久
而狂乱的召唤声。格罗夫纳小姐一时间惊得动弹不得；然后摇晃着站起身来。事出意外
，她慌了手脚。然而，她还是以她通常的雕像般的姿态走到福蒂斯丘先生办公室门前，
轻轻叩门进入。  她所见到的景象进一步打乱了她的矜持姿态。她的雇主坐在办公桌后
面，似乎因极大的痛苦而蜷缩起来。他那痉挛的动作令人不忍卒睹。  格罗夫纳小姐说
：“啊呀，福蒂斯丘先生，你病了吗？”但是马上就察觉自己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傻了
。福蒂斯丘先生无疑病得不轻。就连她走向他的时候，他的身躯就处在痛苦的痉挛动作
之中。  从他嘴里断断续续地蹦出几个词来。  
“茶——究竟——你在茶里放了什么——叫人——快找医生——”  格罗夫纳小姐飞奔
着离开房间。她不再是那位目空一切的金发美女秘书了——她是一个彻底吓坏、已经全
无主见了的女人。  她奔到打字员办公室里嚷道：   “福蒂斯丘先生出事了——他快死
了——咱们一定要找医生——他看上去好可怕——我肯定他要死了。” 
这番话立即引起多种多样的反应。  最年轻的打字员贝尔小姐说：“如果是癫痫，那我
们就应该在他嘴里放一个软木塞子。谁手头有软木塞啊？”  谁也没有。  
萨默斯小姐说：“在他这个年纪很可能是中风。” 
格里菲思小姐说：“我们必须立即请医生来。”  但是她通常的干练却打了折扣，因为
她在此工作的十六个年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必须请医生来到办公室的事情。她自己有位



医生，但是他在斯特里塞姆高地。附近哪里有医生？  谁也不知道。贝尔小姐抓起一本
电话簿，开始在“医”字头下找医生的姓名。但那不是分类电话簿，医生通常不像出租
车那样自动排序列明。有人建议找医院，但是找哪家好呢？“医院一定要找得对头，”
萨默斯小姐坚持说，“要不然他们不来。因为医疗制度有规定的，我是说。必须是本地
区的医院。”  有人建议打999，但是格里菲思小姐听了大惊，她说这就会意味着警察
要来，而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对于举国享受医疗服务的国家的公民来说，一群理解
力相当强的妇女却令人难以相信地表现出对于正确程序的无知。贝尔小姐开始在相关字
头项下找急救车。格里菲思小姐说：“他自己有医生——他必定有位医生。”有人冲过
去找私人住址簿。格里菲思小姐吩咐办公室里的勤杂工出去找医生——好歹找一位，什
么地方的都行。格里菲思小姐在私人住址簿里找到了住在哈利街的埃德温�桑德曼爵士
。格罗夫纳小姐瘫在一把椅子里，以显然不是伦敦上流社会式的口音悲叹着说道：“我
像平常一样地沏了茶——我真的是那样做的——茶里不可能有什么东西不对头。”  “
茶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头？”格里菲思小姐停住了，她的手在电话机拨号盘上。“你为什
么这样说啊？”  “是他说的——福蒂斯丘先生说的——他说是茶的缘故。”   格里菲
思小姐的手在维尔贝克医院与999之间踌躇不决。年轻的贝尔小姐充满希望地说：“我们
应该给他一点芥末和水——快。办公室里难道没有芥末吗？”  办公室里没有芥末。   
稍过片刻，伯斯纳尔格林区的艾萨克斯医生和埃德温�桑德曼爵士在电梯里相遇，其时
来自不同地方的两辆急救车正在楼前停下。电话与勤杂工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P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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